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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李徵化虎”故事最初出自唐代张读的《宣室志》，后收录于宋朝李昉等人所编的《太平广记》，题名

《李徵》，明朝《古今说海》和清朝《唐人说荟》中的“李徵化虎”基于《李徵》进行扩写，改名为《人

虎传》。本文对比三大版本的“李徵化虎”故事，发现《李徵》中的李徵因狂疾化虎，带着唐朝文人“内

心不安”、“仕隐情结”的特质，两版《人虎传》则在《李徵》的基础上增添情节，将主题思想转为因

果论，这一扩写与明朝社会风潮有着莫大关系。日本作家中岛敦的《山月记》翻案于《唐人说荟》版“李

徵化虎”的故事，中岛敦保留原典基本情节的同时，也做了内容的删减、添补、改写，赋予作品更深层

次的内涵和现代特质，借唐传奇故事反映了在战争背景下部分日本知识分子的困境，让故事不再是一篇

志怪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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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tory of “Li Zheng becoming a tiger” originally came from “Xuanshi Annals” by Zhang Du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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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ng Dynasty, and later included in “Taiping Guangji” compiled by Li Fang and others in the Song 
Dynasty, entitled “Li Zheng”. The story in “Gujin Shuohai” in the Ming Dynasty and “Tang Ren Shu-
ohui” in the Qing Dynasty was expanded based on “Li Zheng” and renamed “Renhu Zhuan”. This pa-
per compares the three versions of the story of “Li Zheng becoming a tiger”, and finds that the hero 
in “Li Zheng” became a tiger because of crazy disease,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ner insecurity” 
and the complex of being an official and retiring of the Tang Dynasty scholars, and the two editions 
of “Renhu Zhuan” add plots on the basis of “Li Zheng”, and turn the theme idea into causality theory, 
which has great relationship with the social trend of the Ming Dynasty. Japanese writer Nakajima 
Atsushi’s masterpiece, “Sangetsu Ki”, is adapted from the story of “Li Zheng becoming a tiger” in “Tang 
Ren Shuohui” edition. While retaining the basic plot of the original story, Nakajima Atsushi also de-
leted, supplemented, and rewrote the content, giving the work a deeper connotation and modern 
characteristics, using the legendary story of Tang to reflect the dilemma of some Japanese intellec-
tual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war, making the story no longer a Zhiguai fi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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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岛敦(1909 年~1942 年)日本近现代文学作家，出身于汉学世家，拥有极为深厚的汉学功底，其多部

作品取材于中国题材，洋溢着汉学气息。而这种取材于其他国家文学，加以改写的作品被称为“翻案小

说”。其代表作《山月记》于 1942 年 2 月发表在杂志《文学界》上，取材于中国唐传奇故事，是典型的

“翻案小说”。1951 年，《山月记》被收录进日本中学课本，成为日本国民小说，迄今，仍与芥川龙之

介的《罗生门》、夏目漱石的《心》、森鸥外的《舞姬》作为固定教材收录在各大日本中学教材中。 
日本学界对《山月记》的研究始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主要集中于文本语言分析、自我与他者、怀

疑主义思想、《山月记》与《古谭》其他作品之间的联系、中日比较文学等方面。中日比较文学角度主要

为探究《山月记》与原典的关系，上尾龙介(1974)指出《人虎传》中增添因果论情节拉低了《李徵》本身

的高度，稀薄化了《太平广记》中《李徵》篇的悲剧性色彩[1]。而坂口三树(2006, 2007)认为《人虎传》

在《李徵》的基础上增添因果报应的情节体现了《人虎传》作为小说的成熟性[2]，指出《山月记》中的

李徵具有近代思想[3]。 
近年，日本学界针对《山月记》与中国古典的关系研究，不再停留于《山月记》与原典的单一比较，

而是从唐传奇故事整体看《山月记》的思想继承问题，如赤井益久(2020)探究《太平广记》中“人变虎”

和“异类婚姻谭”两类故事的主题思想，指出《山月记》继承了唐传奇的主题——人心中需要克服的东

西与受其左右之人的存在方式之间的矛盾[4]。 
《山月记》与中国的联系最早可追溯至 1943 年。该年，杂志《风雨谈》(第六期)收录卢锡熹翻译的

《山月记》，这是《山月记》在中国的首译本[5]。但国内有关《山月记》的研究起步相对较晚，二十世

纪八十年代才开始。研究角度主要集中在他者与自我、《山月记》与其他变形小说的对比、《山月记》与

原典的对比分析等方面。将《山月记》与原典进行对比分析的有高晓华(1994)、郭玲玲(2016)等，前者认

为原典《人虎传》宣扬因果报应，表现了唐代文人对功名利禄的追求及幻灭，而《山月记》表现了处于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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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时局中知识分子的不安、孤独感[6]，后者认为《山月记》不仅情节上继承范本，从宿命论和性格论等

层面剖析，“李徵化虎”的变形原因亦是在范本基础上的拓展[7]。 
综上，中日学界都从中日比较文学角度出发，探究《山月记》与原典的关系，《山月记》取材自中国

唐传奇《人虎传》故事，这已众所周知。日本学界关注到各类“人虎传”故事版本与《山月记》的关联

性，近年，更是从唐传奇变虎谭故事类型去探究《山月记》对唐传奇故事的继承。但国内不少研究尚未

明确界定《山月记》的取材版本，忽略原典本身内容，这反倒让原典被掩盖，成了“无名英雄”。此外，

中日学界部分研究虽提及《太平广记》的《李徵》，但针对《太平广记》中《李徵》变虎的原因以及《人

虎传》的情节增添尚存在分歧。本文从《太平广记》中的“人虎变形”故事出发，对比《太平广记》的

《李徵》篇、《古今说海》版《人虎传》、《唐人说荟》版《人虎传》，界定《山月记》取材版本的同时，

分析两版《人虎传》中情节增添的原因，并探讨《山月记》对唐传奇“李徵变虎”故事的接受与创新问

题。 

2. 《山月记》的取材版本 

“李徵”变虎故事最早出现于唐代张读所编撰的《宣室志》中，题名《李徵》，后收录进宋代李昉、

扈蒙等人修纂的《太平广记》卷四二七中，题名仍为《李徵》，注出《宣室志》，明代陆揖编纂的《古今

说海》中该故事改名为《人虎传》，清乾隆年间陈世熙汇编《唐人说荟》(又名《唐代丛书》)，亦收录“李

徵”变虎故事，题名《人虎传》，标注作者为唐代的李景亮。  

2.1. 《太平广记》中的“人虎变形”类故事 

《太平广记》取材上自先秦两汉，下至宋初 400 余种典籍。其中，虎类故事八卷，共八十则，刻画

了形象各异的虎类精怪。“人虎变形”类故事共有 37 则，可分“人化虎”和“虎化人”两类。虎化人，

多化为女人，与人类通婚。如卷第四百二十六“袁双”，变身为人形的虎女嫁与袁双为妇后，使袁双家资

甚丰，成为巨富。 
而人化虎多为违背道德伦理受到惩罚、受神灵贬谪、狂疾患病。如卷四百三十一“蔺庭雍”，因盗取

物品变为虎；卷四百二十九“王用”，因曾经杀黑鱼，冥谪为虎；因狂疾患病化虎共三则，卷四百二十六

“师道宣”、卷四百二十六“郴州佐史”、卷四百二十七“李徵”。 
师道宣，狂疾化虎，受兽性支配，所食人数不可计，后恢复人身。郴州佐史因病化虎，后虽恢复人

形，但仍可发虎声。李徵化虎后，并未变回人形，但未完全丧失人性，内心尚存人情。“李徵”篇较其他

虎类故事，情节完整明了，李徵也较其他化虎人情感丰富。卷第四百三十“杨真”篇，杨真变成虎后，食

其子而去。反观李徵，外表虽完全化虎，却还保留人性、友情、亲情、诗情。 
李徵出身皇族，从小博学，善写文，天宝十载登进士第，时号名士，后调补江南尉，他是皇族子，是

官吏，也是士人。他因狂疾化虎，此处的狂疾恐怕并非身体上的疾病，应为“心疾”，是“仕隐情结”引

起的内心矛盾，是士人内在不安情绪。天宝十载，唐朝社会虽看似国力强盛，但实际危机四伏，社会矛

盾激化，不少士大夫仕途不平产生归隐想法。李徵不甘屈迹卑僚，无法融于官场环境，任期满后亦选择

归乡闭门不出，但生活所迫又不得不东游吴楚，这体现了李徵在仕进与隐居之间的徘徊。而后李徵虽化

身为虎，仍怀揣诗情，将诗作托付友人以传后世。天宝年间诗坛风气显著变化，充斥社会不安情绪。傅

璇琮、倪其心曾评价天宝时期的诗坛：“不少诗人似乎从开元盛世的光圈中走了出来，他们慢慢驱散笼

罩着他们的幻想式的雾气……深刻的不安是那个时期带有的普遍情绪，而在文学上，这种诗化了的深刻

不安，则是天宝诗风的基调。”[8]所以《李徵》中虽看似未写明变形原因，结合其他“人化虎”故事来

看，其变形原因在于“狂疾”，根据故事时代背景，这种“狂疾”应是心疾，是士人的“仕隐情结”以及

https://doi.org/10.12677/wls.2025.13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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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心的不安促使李徵化虎。 

2.2. 《李徵》与两版《人虎传》故事的异同 

《李徵》与两版《人虎传》故事梗概相似，都讲述了陇西皇族子“李氏”化虎的故事。“李氏”才华

横溢，不甘屈迹卑僚，常闷闷不乐，任期满后，归乡不见客。却因生活所迫，东游吴楚。某日，狂疾化虎

遁入丛林。后与出使途中的好友陈郡监督御史偶遇，向好友倾诉自己的遭遇。 
但《李徵》及两版《人虎传》也存在差异之处。首先，主人公名字不同。《太平广记》的《李徵》篇

和《唐人说荟》版《人虎传》讲述了陇西李徵和监察御史袁傪之间的故事，而《古今说海》版《人虎传》

小说主人公为陇西李微和监察御史李俨，其次，七言律诗的有无。《李徵》篇未出现李徵的七言律诗，而

在两版《人虎传》中出现七言律诗。最后，故事后半部情节不同。两版《人虎传》故事在《李徵》的基础

上增添“私通孀妇”、“杀人放火”、“好友赠马”的情节，两版《人虎传》除登场人物名字及文本少许

字句不同之外，故事内容完全一致。《人虎传》在《李徵》的基础上增添了这一情节的增添与明朝的社会

风尚的剧烈变化有关。 
明朝建立后，明太祖朱元璋以程朱理学为治国思想，明成祖朱棣同样提倡以礼化俗，在政府推崇下，

程朱理学不断发展。但明朝中后期，阳明心学思想崛起，出现“时天下言学者，不归王守仁，则归湛若

水”[9]的现象，嘉靖年间，阳明心学盛极一时。而陆揖在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 年)编撰《古今说海》，

这正是心学不断演进和发展之时。程朱理学强调“格物致知”，主张“存天理灭人欲”，认为只有遵循天

理、抑制人欲，才能实现圣贤境界，而阳明心学则认为心即理，人之欲望亦可被正面接纳和理解。此外，

明朝中后期，商品经济蓬勃发展，奢靡之风盛行，政治统治机构涣散，促使社会风尚发生剧烈变化，冲

破礼制的藩篱。当时，明朝社会世风日下，人情淡漠，坑骗争讼迭起，甚至出现公然打家劫舍的情况[10]。
《人虎传》中李徵“私通孀妇”，“纵火杀人”后变虎，这一情节增添受明朝社会风潮影响，反映了当时

处于封建礼教之下“人欲”和“天理”的冲突。 

2.3. 《山月记》的原典界定 

涉及《山月记》与范本的互文性研究，首先需明确原典取材版本问题。翻案作品在创作过程中存在

对原典直译的现象，作为“翻案小说”的《山月记》也不例外。通过与《李徵》及两篇《人虎传》对比，

发现《山月记》存在直译两版《人虎传》句子，而《李徵》中未出现的句子，例如： 

聞戶外有呼吾名者，遂應聲而出。[11] [12] (两篇《人虎传》) 

戸外で誰かが名を読んでいる。声に応じて外へ出てみると。([13] p. 155) (中岛敦《山月记》) 

既而臨溪照影，已成虎矣。[11] [12] (两篇《人虎传》) 

谷川に臨んで姿を映して見ると、既に虎となっていた。([13] p. 155) (中岛敦《山月记》) 

此外，《山月记》保留七言律诗的引用，而《李徵》中并未出现七言律诗，所以《山月记》的原典并

非《李徵》。 
而通过对比《山月记》与两篇《人虎传》，发现《山月记》存在直译两版《人虎传》的句子，例如： 

後數年調選，補尉江南。微性疏逸，恃才倨傲，不能屈跡卑僚，嘗鬱鬱不樂。[11] (古今说海《人虎传》) 

後數年調補江南尉。徵性疎逸，恃才倨傲，不能屈跡卑僚，嘗鬱鬱不樂。[12] (唐人说荟《人虎传》) 

ついで江南尉に補せられたが、性、狷介、自ら恃む所頗る厚く、賤吏に甘んずるを潔しとしなかった。([13] p. 

153) (中岛敦《山月记》) 

两版《人虎传》存在着些许差异，即“江南尉”和“尉江南”，《山月记》中，中岛敦同样以一句简

https://doi.org/10.12677/wls.2025.13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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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的话介绍李徵的身份、性格，这时中岛敦使用的词为“江南尉”。 

吾妻孥尚在號怨，豈知我化爲異類乎！君自南回，爲齎書訪吾妻子，但雲我已死，無言今日事，志之。[11] (古

今说海《人虎传》) 

吾妻孥尚在虢略，豈知我化為異類乎！君自南回，為齎書訪吾妻子，但雲我已死，無言今日事，志之。[12] (唐

人说荟《人虎传》) 

彼等は未だ虢略にいる。固より、己の運命に就いては知るはずがない。君が南から帰ったら、己は既に死ん

だと彼等に告げて貰えへないだろうか。決して今日のことだけは明かさないで欲しい。([13] p. 159) (中岛敦《山月

记》) 

上述三句，两版《人虎传》的语句存在两字之差，即“號怨”和“虢略”，“號怨”，“號”为“号”

的繁体字，有大声哭喊之意，“怨”表示怨恨不满。“號怨”一词在现代汉语中已不多见，翻阅古籍，发

现有“人无归望，號怨之声，动于四野。”[14]、“抱邻家婴儿，故失手堕地而死，其父母惊號怨痛，不

可忍闻。”[15]由此可见，“號怨”一词可用来描述人物情感状态。而“虢略”则指地理位置，据《左传》

记载，熹公十五年，晋侯“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东尽虢略”[16]，这表明“虢略”为中国古代具体的地

理位置。“號怨”与“虢略”两词意义相差甚远。而在《山月记》中，李徵向袁傪托付妻儿之时，与《唐

人说荟》版《人虎传》一样，都使用的地理位置“虢略”一词。 

至明年，陳郡李儼以監察御史奉詔使嶺南，乘傳至商於界。[11] (古今说海《人虎传》) 

至明年，陳郡袁傪以監察御史奉詔使嶺南，乘傳至商於界。[12] (唐人说荟《人虎传》) 

翌年、監察御史、陳郡の袁傪といふ者、勅命を奉じて嶺南に使し、途に商於の地に宿った。([13] p. 153) (中岛

敦《山月记》) 

《古今说海》版《人虎传》与《唐人说荟》版《人虎传》主人公名字有所差异，《山月记》中，主人

公姓名与《唐人说荟》版《人虎传》一致，介绍陈郡监察御史时直译，使用“袁傪”为名。 
从《山月记》与《李徵》及两版《人虎传》文本对比分析，《山月记》的取材来源为《唐人说荟》版

《人虎传》的可能性最大。另外，郭玲玲(2016)从中岛敦与好友冰上英广的书信推断：《山月记》所依据

的原典应为盐谷温译注《国译汉文大成》文学部第十二卷《晋唐小说》所收录的《唐人说荟》本《人虎

传》[7]。所以，《山月记》应是取材于《唐人说荟》版《人虎传》，而非《太平广记》版《李徵》和《古

今说海》版《人虎传》。 

3. 《山月记》对《人虎传》的接受与创新 

《唐人说荟》版《人虎传》故事梗概如下： 
陇西皇族子李徵自幼博学，天宝十五年春登进士第。后调补江南尉，因不甘屈尊于低级官职，常郁

郁不乐。任期满后，归乡闭门谢客。后迫于生计，东游吴楚，凭借才名获得馈赠。回虢略途中，突发狂

疾，不知所踪。好友袁傪出使途中偶遇化虎的李徵。李徵向好友诉说自己化虎的缘由和经过，先将妻儿

托付好友照料，后让好友记录自己的诗稿以传后世。袁傪对李徵的请求悉数应允，最终官至兵部侍郎。 
中岛敦基于《人虎传》翻案的《山月记》故事梗概如下： 
陇西李徵年纪轻轻却博学才颖，天宝末年进士及第，因性格倨傲，耻于屈身贱吏，旋即辞官归乡，

想靠诗名流芳百世。但迫于生活，遂再度踏入官场。看着昔日的同僚早已身居高位，而今自己却听命于

才能不如己之人，终日郁郁寡欢，一日突发狂疾，消失踪迹。而后好友袁傪出使途中偶遇化虎李徵。李

徵向袁傪倾诉自己的遭遇，先拜托好友记录自己的诗稿，而后将妻儿托付给袁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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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虎传》和《山月记》都围绕“李徵变虎”和“李徵与袁傪再遇”的梗概展开，故事情节发展基本

一致。《山月记》继承了《人虎传》的故事发生时代背景，《人虎传》为天宝十五年(756 年)，而《山月

记》为天宝末年，大约从天宝十四年(755 年)至天宝十五年(756 年)。《山月记》直接取材范本虽为《唐人

说荟》版《人虎传》，但从《李徵》到《山月记》，主人公李徵形象及性格方面，都是才华横溢，年纪轻

轻登进士第，恃才傲物，不甘屈尊于贱吏之下，无法融于官场选择归乡，后受现实生活所迫，又不得不

为五斗米折腰，最终变形为虎遁入丛林。但经《山月记》与《人虎传》对比，可知中岛敦在原典基础上做

了删减、增添、改写。 
首先是李徵出身背景以及托付好友事项顺序的改写。《人虎传》中，李徵为皇族子身份，在古代中

国，皇族身份代表着极高的社会地位和权力，皇族成员的出身注定了他们与普通人不同的高贵身份。《山

月记》中，改为非皇族子，削弱家族背景，合理化李徵辞官追逐诗名，却因生活困顿不得不再次踏入官

场的情节设定；另一方面，家族背景的强大往往会掩盖个人努力及自我价值。古斯塔夫·勒庞将人的气

场分为外来气场和内在气场，前者来自头衔、名气等，一个人即使本身毫无价值，外在的地位身份也足

以让其威风，后者则来自一个人本身的力量[17]。中岛敦削弱李徵家庭背景这一外在气场的同时，强化李

徵的内在气场，放大李徵个人价值。李徵出身平平却能年纪轻轻一举高中，这种反差也从侧面反映李徵

个人的才华能力。而《山月记》中，李徵更是一直在追寻这种内在气场，这体现在李徵对诗业的执着心

理。与《人虎传》中李徵先托好友照料妻儿后让记录自己诗稿不同，《山月记》中，李徵先让好友记录自

己的诗稿，希望诗稿能得以流传后世，而后将妻儿托付给好友照料。对李徵而言，诗稿是理想寄托，是

追求内在气场的方式，亦是成就身后名的手段。托付事项的顺序调换，却体现了李徵对诗名有着极度的

执着。 
其次，袁傪对李徵诗作评价的改写。《人虎传》中，袁傪对李徵诗文的评价为“文甚高，理甚远”，

意指李徵诗文在文辞、文采方面极为出色，内涵深远，富有哲理，表现了袁傪对李徵诗文才华的高度认

可与赞扬。反观《山月记》，袁傪却认为诗作虽格调高雅，意趣卓逸，但在某些地方却有所欠缺。《山月

记》中，李徵因耻于屈身贱吏，旋即辞官归乡，终日耽于诗作，不与人交往，李徵虽想以诗成名，却害怕

自身才短被暴露，不愿求师访友，切磋琢磨。李徵这种脱离现实联系，缺少师友的评赏建议，妄自尊大

的羞耻心让其诗作缺少磨练雕琢，以及时局性和现实性，这才导致其作品在某些地方有所欠缺。 
此外，情节删减以及变虎原因的改编。《人虎传》中，李徵坦言曾与孀妇私通，被其家人发现，纵火

烧了他们全家，且原典以袁傪遵守与李徵的承诺、升官为结局。李徵因其恶行而遭惩戒化虎的结局与袁

傪的善行、仕途顺遂结局形成对比，全篇主旨都在于“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惩恶扬善的教化。而中岛敦

删减了“私通孀妇”、“放火杀人”、“袁傪赠马”、“袁傪升官”的情节，结尾将视角聚焦在化虎后的

李徵对月咆哮后跃入丛林消失。通过情节的删减，李徵变虎原因发生变化。 
《人虎传》是一篇反映因果报应思想且情节粗糙的传奇小说，而《山月记》则是探讨自我与命运这

一严肃主题的现代小说，两者思想深度不可同日而语[18]。就李徵变形原因，郭勇(2004)指出日本学界的

过多批评集中在自我意识过剩，《山月记》中李徵变形是因为自我意识的过剩和他者意识的过剩[18]。董

编(2012)指出李徵化虎是由于其恃才傲物的性格、怀才不遇之命运、非人类性[19]。董编认为其非人类性

体现在李徵的一句自白，即“只怪我乃不顾妻儿饥寒交迫，执迷于自身不足道的诗作前途之人，这才沦

为野兽，落得如此下场吧。”[20]但是，李徵曾决定“宁为死后流芳百世之诗家，不做长年屈膝高官之下

吏。”[21]为了家庭责任，又选择重新踏入深感厌恶的官场，就算是化虎后李徵内心还是在牵挂家人，这

不能完全说明李徵是非人性的，这种自嘲悔恨反倒可以体现李徵在现实家庭责任与理想追求之间的矛盾。 
笔者认为，《山月记》中，“李徵化虎”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李徵的认知失调问题。美国心理学家利

昂·费斯汀格于 1957 年提出认知失调理论，他认为“失调”是当两种认知发生冲突时，或者当人们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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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与态度发生冲突时出现的不适[22]。李徵性格狷介，恃才傲物，却要屈身贱吏；想靠诗作成就名声，却

不愿求师访友，闭门造车，诗名无法远扬，又为妻儿衣食折腰，屈节复任官吏；再入官场，却见昔日同窗

身居高位，而自己则要对旧时视为愚物之人言听计从。李徵感慨：“此皆因自卑怯懦之自尊心与妄自尊

大之羞耻心所致。深怕自己并非明珠而不敢刻苦琢磨，又自信有几分才华，不甘与瓦砾为伍。日渐避世

离俗，心中自卑怯懦之自尊终在愤懑与羞怒中愈发张狂。”[21]“世人皆为驯兽师，猛兽即各人性情。于

在下而言，猛兽即是妄自尊大之羞耻心。”[21]李徵自视甚高，不愿与凡人为伍，又畏惧自己才短暴露，

无法平衡自尊心与羞耻心的矛盾、现实与理想的冲突、行为与自我认知的不一致，自我形象受到威胁，

这些挑战着李徵的自尊与自我价值，这种认知失调带来的不适感导致李徵化虎。 
《古今说海》版《人虎传》在《太平广记》版《李徵》篇的基础上增添“私通孀妇”、“杀人放火”

的情节，《唐人说荟》版《人虎传》继承这一情节。《人虎传》的情节增添将故事的主题思想定位成因果

论，与明嘉靖年间的社会风气息息相关，“人欲”与“天理”产生冲突。而《山月记》于 1942 年发表，

当时日本国内对文化领域加以限制。1941 年 12 月，日本制定通过《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临时取缔法》，加

强文化领域管理，言论、出版面临镇压和解散。在官方限制文化领域的压力下，不少作家遭遇禁笔，也

有部分作家创作战争题材文章以笔为枪宣传战争。文学开始失去自身所具备独立性，不少战时知识分子

压抑着思想和自我。在这种历史语境之下，中岛敦始终想保留文学的纯粹性和独立性，在其遗稿《章鱼

树下》中，如是说道：“战争是战争，文学是文学”([13] p. 549)、“我万万没想到，文学竟然对战争有

用”([13] p. 549)。中岛不认同以文学为战争、政治服务的功利主义文学观。但是，中岛敦虽然被称作“艺

术抵抗派”、坚持文学的自立性，但是仍能从行文中发现对时局的映射[23]。中岛敦笔下的李徵形象是才

华横溢的文人，无法融于官场，便旋即辞官，想靠诗作流芳百世，但奈何现实与理想之间存在鸿沟，变

形为虎，间接性失去自我意识，用猛兽咆哮发声，仿佛是战争时期被剥夺言论自由的知识分子的缩影。

《山月记》也是中岛敦对战争的控诉，结局李徵化身为虎反映了战局下日本知识分子的困境与心态。 

4. 结论 

《太平广记》中，人化虎多由于惩戒神罚、突发狂疾，其中《李徵》篇，李徵化虎为“突发狂疾”一

类，但该狂疾应为心疾，是唐代士人在社会动荡下内心的不安、仕隐之间的矛盾致使李徵化虎。两版《人

虎传》在《李徵》的基础之上增添情节受晚明社会风气影响，其主题宣扬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因

果论。日本作家中岛敦取材《唐人说荟》版《人虎传》创作出《山月记》。《山月记》作为“翻案小说”，

在对唐传奇《人虎传》故事进行借鉴时，又为《山月记》注入新思想、新灵魂，未全盘接受唐传奇故事中

因果报应的主题。与《人虎传》不同，李徵化虎应为认知失调所产生的不适感导致，同时，中岛敦借唐传

奇故事反映了战时知识分子内心矛盾和受压抑的内在自我。 
近年，《山月记》受到中国读者的追捧，译本版本增多，《山月记》中一句“我深怕自己并非美玉，

故而不敢加以刻苦琢磨，却又半信自己是块美玉，故而又不肯庸庸碌碌，与瓦砾为伍。”引发中国读者

共鸣。中国作家谭越森在其 2022 年出版的小说集《收藏家》中的短篇小说《诗人与丧尸》引用此句，再

次改写“李徵化虎”故事。唐传奇“李徵化虎”故事经中岛敦翻案又回流至中国。《山月记》在国内的读

者接受情况如何，经岁月流转，中国作家改写的“李徵化虎”故事带着何种特质？对此本文无法具体阐

明，期望在今后的研究中进一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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